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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

———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刘 梦 溪

摘　要:在马一浮看来,“国学”应该是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

经.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六经”,是

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中国固有学术的

经典之学.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具体包括经学和小

学.那么,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设置:经学部、小学部和国学教育部.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术分

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论语»是可以直接

通六艺的,«论语»反复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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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们国内可以说有一点国学热.但也有人说还不够热,也有人说已经过热,也有人说

是虚热.不管虚热还是实热,我们的禹域之内,华夏圣土,久违了的国学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一点

热,恐怕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定义“国学”这个概念,到底什么是“国学”? 学术界的看法不太一致.
我们做学问的人,有一个心理原则,就是自己之所讲,必须是自己之所信,而不在乎自己的讲法别人

是否同意.揆诸各家之说,我最服膺的是马一浮的国学论.但马先生为国学所作的新立名,自有其

历史渊源和学理依据,不了解题义的前缘,便无法了解它的今生来世.所以今天站在学术的立场谈

论国学,必须从头说起,从历史流变中分梳其学理内涵.

一、“国学”一词的来历

“国学”这个概念,首先要区分历史上的国学和现代的国学.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国学”这个语

词,比如在«周礼春官宗伯»里面,就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到了汉代,仍
然有“国学”一词,如«汉书食货志»记云:“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

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

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① «后汉书»也有相关记载,其中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大臣朱浮,“又以

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乃上书”② 云云,语义最为明显.
«晋书»的帝纪则有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３８５)二月“立国学”的直接记载③ ;«晋书束皙传»更写

道:“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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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①此处的“少游国学”,明显指学校无疑,因为在那里他见到了博士曹志,
并与之对话.否则如果是作为一门学问的“国学”,他和兄长结伴到里边去“游”,不仅措意不伦,而且

那门学问里的人还跳出来和他说话,夸赞他“人莫及也”,简直是不可理喻了.又«晋书袁瓌传»载
其上疏给晋成帝有云:

　　畴昔皇运陵替,丧乱屡臻,儒林之教渐颓,庠序之礼有阙,国学索然,坟籍莫启,有心之徒抱

志无由.昔魏武帝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废鞍览卷,投戈吟咏,况今陛下以圣明临朝,百官以

虔恭莅事,朝野无虞,江外谧静,如之何泱泱之风漠然无闻,洋洋之美坠于圣世乎! 古人有言:
“«诗»«书»义之府,礼乐德之则.”实宜留心经籍,阐明学义,使讽诵之音盈于京室,味道之贤是则

是咏,岂不盛哉! 若得给其宅地,备其学徒,博士僚属粗有其官,则臣之愿也.②

袁瓌在此奏疏中提出的诉求,是希望国家能拨给“宅地”,以改变“国学索然”的情况.然则此处国学

之所指,显然是欲建立学校的意思,否则要宅地何为? 所以下文才说:“疏奏,成帝从之.国学之兴,
自瓌始也.”③应该是晋成帝批准了他的建议,拨给了宅地,学校建立起来了.虽只是一封简短的奏

疏,其于兴教立学所起的作用,岂可小视哉.
南朝的梁武帝,既笃信佛教,又苦嗜典坟,故力倡立学兴教,至有“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

置«五经»博士”④之举.梁武帝的长子昭明太子萧统更以好文尚友著称,史载其三岁即“受«孝经»、
«论语»,五岁遍读«五经»”,八九岁就能够讲«孝经»了.他讲完之后,还“亲临释奠于国学”⑤.这里的

“国学”一语指的又是国立学校,所以才有到国学释菜祭奠的举动.释菜即舍菜,是为祭奠先师孔子

的一种仪式.«礼记月令»有载:“是月也,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

寝庙.上丁,命乐正习舞,释菜.”«礼记文王世子»亦载:“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
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又云:“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不舞不授器,
乃退.”其义甚明.亦即释菜的举动,是古代学校的一种常规仪式,南宋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开讲前,也
有此祭奠仪式.马一浮主讲复性书院,开学时也有类似礼仪.

由此可知,历史上关于“国学”一词的记载,其所指确是国立学校.汉晋如是,隋唐亦复如是.
«隋书礼仪志»有载:“仲春令辰,陈养老礼.先一日,三老五更斋于国学.皇帝进贤冠、玄纱袍,至
璧雍,入总章堂.列宫悬.王公已下及国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仪武贲安车,迎三老五更于国

学.”⑥此处所叙是关于养老敬老的礼仪,七十岁、八十岁各有分别,国老和庶老亦有分别,但当这些老

人到国学斋戒的时候,王公大臣等须提前到国学去迎候,以彰显养老礼仪的隆重.在那里可以举行

斋戒仪式,有品阶的显贵要提前在那里迎候,那么这个地方自然是场所,而非一门学问.«隋书百

官志»又载:“国学,有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学博士八人.又有限外博士员.天监四年,
置五经博士各一人.旧国子学生,限以贵贱,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大同

七年,国子祭酒到溉等,又表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视国子博士.置助教二人.”⑦此又明示国学里面的

人员安排设置.可以设置包括祭酒、博士、助教在内的各种人员,当然指的是学校了.两«唐书»则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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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皇太子于国学释菜”的记载①.还有,江西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在晚唐就叫“庐山国学”.为避繁冗,
不一一列举.

那么宋、明呢? 试看史载之例证.«宋史真宗本纪»记载:大中祥符五年(１０１２)“冬十月戊午,
延恩殿道场,帝瞻九天司命天尊降.己未,大赦天下,赐致仕官全奉.辛酉,作«崇儒术论»,刻石国

学”②.将文章刻石于国学,当然这个国学是学校了.又«宋史礼志»记载:“至圣文宣王.唐开元末

升为中祠,设从祀,礼令摄三公行事.朱梁丧乱,从祀遂废.后唐长兴二年,仍复从祀.周显德二年,
别营国子监,置学舍.宋因增修之,塑先圣、亚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东西庑之

木壁,太祖亲撰«先圣»、«亚圣赞»,十哲以下命文臣分赞之.建隆中,凡三幸国子监,谒文宣王庙.太

宗亦三谒庙.诏绘三礼器物、制度于国学讲论堂木壁.”③此段记载,前面叙述唐五代以来孔庙的祠位

和从祀情况,然后说宋如何增修,而且太祖、太宗都曾往谒文庙,并下诏在国学讲堂的木壁上图绘礼

器及制度.不仅说明此处的国学是学校,而且证明这所国学是设在文庙里.事实上唐宋以后,国学

之建校,很多都设在文庙,已成为制度.«宋史选举志»又载:“大中祥符二年,以门荫授京官,年二

十五以上求差使者,令于国学受业,及二年,审官院与判监官考试其业,乃以名闻.”④这说明当时的国

学,还担负有后备官员的培训任务.
明代关于国学的记载更多,盖缘于越到后来学校越发达故也.«明史选举志»写道:“科举必由

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

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举人曰举监,生员曰贡监,品官子弟曰荫监,捐赀曰

例监.同一贡监也,有岁贡,有选贡,有恩贡,有纳贡.同一荫监也,有官生,有恩生.”⑤可见作为国立

学校的国学,其地位之高.国家所立,谓之国学;府、州、县所立的学校,则不能称国学.而且府、州、
县学校的生员,只有进入国学后才能得官,并有专门的职称曰监生.国学设祭酒、司业,负责诸生的

管理和训导.永乐时期的宿儒胡俨,受命担任国子监祭酒,史载其“居国学二十余年,以身率教,动有

师法”云⑥.按明清的设学制度,国学和国子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大量外省才俊都是由乡举

入于国学,尔后进入官员队伍.也有外国的王子或达官子弟来国学学习者.«明史外国四琉球

传»记载:洪武“二十五年夏,中山贡使以其王从子及寨官子偕来,请肄业国学.从之,赐衣巾靴襪并

夏衣一袭.其冬,山南王亦遣从子及寨官子入国学,赐赉如之.自是,岁赐冬夏衣以为常.明年,中
山两入贡,又遣寨官子肄业国学”⑦.中山王、山南王都是琉球分裂后的国主,直到永乐时期仍继续派

子弟入于国学.日本的王子滕祐寿,也曾在明太祖时“来入国学,帝犹善待之”⑧.
兹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国学”,从«周礼»开始,嗣后两千多年来不绝如缕,但无不指的是国立学校

的意思,这与我们今天大家都在讲的国学,与现在有一点热的这个国学,概念的涵义所指、内涵和外

延,完全不同,在学理上和在事实上两者均不容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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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国学如何发生

我们今天讲的国学,是跟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一个概念,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作现代国学.现代

国学的概念发源于何时? 据我个人接触到的资料,至少在１９０２年,在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中,他
们已经在使用“国学”这个概念了.

１９０２年这个历史时刻是这样的.１８９８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最火热的一年,特别是陈宝

箴领导的湖南的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面.但在这一年的秋天,慈禧发动政变,扼杀了“百日维新”.
当时走在改革前面的一些人,不少都受到了处分.谭嗣同等“六君子”,更遭遇了不幸.慈禧很不喜

欢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逃到了国外,否则跟“六君子”将是同一命运.谭嗣同也是可以跑掉的,但他说

改革如果需要流血,愿意从自己开始.戊戌惨剧改变了变革人士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第二年,１８９９年,有义和团发生,清廷开始是镇压,后改为利用.康、梁等许多维新人士跑到国

外,被外国人保护起来.慈禧想废掉光绪的企图,也遭到外国人的非议.所以慈禧最恨洋人.义和

团的一个指向,恰好是反对洋人侵略,攻击基督教,两方在此点上有一致的利益.但利用的结果,事
态闹大了,弄到许多地方杀洋人,攻打使馆,向外国人宣战.结果招致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侵略打到北

京,慈禧离京出逃.接着便是谈判、议和、赔款,慈禧又重新回到紫禁城.慈禧也不是毫无反省,对戊

戌在案人员,除了康、梁,其余都不再追究.黄遵宪也是戊戌在案人员,１８９８年在湖南担任盐法道,
是陈宝箴改革的有力推手.政变后他受到了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

三立,也是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戊戌政变后在广东老家赋闲.这时梁启超流亡日本,两个人有很

多通信的机会.黄遵宪在１９０２年９月写给梁启超的一封信里谈到,梁启超关于创办«国学报»的纲

目写得很好,但他认为当时还不是办此种刊物的时候,宜“略迟数年再为之未为不可”①.可惜梁启超

写给黄遵宪的信,我们无缘看到,只看到了黄遵宪的信,«黄遵宪全集»里面有此信的全文.
我们是探讨现代意义的国学如何发生,因此梁启超倡办«国学报»的时机合适与否,可以暂且不

论.我们关注的是,在１９０２年的秋天,梁启超和黄遵宪这两位晚清思想界的翘楚,就堂而皇之地使

用“国学”一词了.其实如果再往前推上几年,１８９８戊戌变法那一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当百日维新高

潮之际,出版了一本著作叫«劝学篇».该书外篇的第三节为“设学”,在谈到学校课程设置的时候,他
说宜“新旧兼学”,应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可是大家知道,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这
个关键词不叫“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转换和

转译.第一转换者是梁启超,他在１９２１年出版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里,说张之洞当时讲的“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得到很多人的推许,一时“举国以为至言”.梁启超转述张之洞思想的时候,使语词

发生了变化.梁启超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有极大的影响力,经他一转述,大家便习焉不察地以为,张
之洞本来讲的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讲这段掌故是想说明,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讲的“旧
学”,以及梁启超转述时讲的“中学”,跟１９０２年黄遵宪和梁启超通信中讲的“国学”,其概念的义涵大

体是相同的.
也有学者认为,“国学”这个概念是从日本传来的.我没有查到依据.但“国粹”这个概念来自日

本,应无疑问.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脱亚入欧”,也就是欧化和西化.这个潮流走了

相当一段之后,以志贺重昂为代表的本民族派知识人士创办了一本叫«日本人»的杂志,提倡本民族

的精神,主张发扬日本民族自己独有的国粹.“国粹”这个词就是这样在日本产生的.当时许多中国

留学生在日本,章太炎、梁启超等一些有日本经历的学者,面对西潮对中国的冲击,对“国粹”一词感

同身受,殊可理解.章太炎的著作中,经常使用“国粹”一词.“用国粹激励种性”,就是章太炎提出

的.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和黄遵宪讨论«国学报»的通信,梁启超也提出了“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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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①的思想.梁启超此处的“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的“旧学”一语,实与“国学”
为同等概念.

三、胡适对国学概念的分梳

国学相当于中学,也相当于中国的旧学.但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学者们并没有对这个

概念本身加以分梳.直到１９２３年胡适为北大国学门的«国学季刊»撰写发刊词,才第一次对这个概

念作了分梳.北京大学国学门成立于１９２２年的年底,第二年决定创办一种刊物,叫«国学季刊»,发
刊词是胡适所写.胡适在发刊词里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

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②这是

胡适给出的关于国学的第一个定义.依照胡适的看法,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研究所有过去的历

史文化的学问.“国故”这个词,是章太炎的发明,辛亥革命前他旅居日本时写的一本书就叫«国故论

衡»,该书正式出版在１９１０年.所以胡适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

词于是成立.”③

然而“国故”这个词,在“五四”前后所引起的学界论争也不少.首先是为了与傅斯年创办的«新
潮»相抗衡,毛子水、刘师培等办了一本«国故»月刊.两本刊物都创办于１９１９年,前者在１月,后者

在３月.两本刊物还为“国故”问题展开了一场论争.«新朝»刊载的傅斯年的文章叫«国故论»,«国
故»月刊刊载的毛子水的文章叫«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两方都是北京大学的学人.其次是双方的观

点虽然不同,但在主张要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点上,是相同的.再次是１９１９年１２月,胡适在

«新青年»第７卷第１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大声呼吁“整理国故”,该文的副题就以“研究问

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标示④.经胡适这么奋臂一呼,“整理国故”的口号从此便大行

其时了.
问题是,定义国学为研究国故的学问,其内涵是不是有些过于宽泛呢? 因为举凡中国历史上的

典籍、制度、语言、人物、习惯、风俗,总之所有过去的历史文化,都可以叫做国故,那么研究中国历史

上所有这一切东西当然都可以叫做国学了.但如果说国故学就是国学,其定义涉及的范围显然过于

宽泛,而有失学理的严谨.一个概念,它的内涵过于宽泛,外延的边际扩展得过于遥远,这个概念的

内容就要流失,而使概念本身缺乏学理的确定性.果然,到后来,一直到今天,学术界并没有延续使

用国学即国故学的定义.甚至连“国故”这个语词,后来人们也很少提及,以致到了弃置不用的地步.
大家不约而同地认可另一个关于国学的定义,即国学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学
术界大都是这样的看法.即使在今天,文史方面的专业人士使用的其实也还是这个定义.

只不过由于近来国学走热,一些不很了解近现代学术流变的人士,起而主张“大国学”,不仅回到

了胡适的国学即国故学的提法,而且将国学的内涵扩大到整个中国历史文化.世界上的各文明体国

家,哪一个没有自己的历史文化? 能够说自己的历史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国学吗? 显然是不通的.
更主要是如此出问题,无异于把学术与学术研究的对象混为一谈了,把国学与国学所要研究的历史

资源混为一谈了.胡适其实说得很明确,即认为“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
省称为国学”.很明显地,胡适是说国故学是一门学问,而“过去的历史文化”不过是国故学研究的对

象,并未糊涂到以为“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本身就是国学.不料如今谈论国学的人,却直接认定“一
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或者直称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国学.学理、逻辑、概念混淆到如此地步,却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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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季羡林编:«胡适全集»第２卷,第６９１页.



为非,反而放言阔论,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殊不知,如果过分扩大国学概念的义涵的范围,甚至

扩大到将学问和学问的对象混为一谈,不仅国学没有了,天下的所谓学问也就不存在了.这就如同

说不要加工磨成面粉了,小麦拿来直接吞噬就可以了.钢铁也不必熔炼了,铁矿石直接取来制作工

具武器就已经很好了.这样比喻,人们会以为是有悖常理的笑话,但秉持传统文化即国学主张的人

们,其可笑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以小麦为面粉,拿铁矿石当钢铁.

四、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其实这个问题早在１９３０年代末期,就已经有重量级的学者对当时流行的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

的定义,给予深刻的检讨了.这位学者在２０世纪初,被友人称为读书最多的人,我则称他为儒之圣

者,他是马一浮.
马一浮是浙江绍兴人,因为父亲在四川做县丞,他出生在四川.但在他五岁的时候,父亲不愿做

官了,全家又回到上虞县长塘乡老家.他天赋极高.家里请的教师,是一位很有名望的举人,没过多

久,这位举人就说这个学生我教不了.马一浮的父亲以为孩子对老师有什么不礼貌之处,后来见老

师讲得恳切,只好同意其辞馆.马一浮十六岁的时候参加绍兴府的科考,他考取了第一名.同考的

有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昆仲,都远远在马一浮的后面了.结果被在当地很有影响的浙省贤达汤寿

潜(民国后曾担任浙江都督及交通部长)看中,把女儿许配给了马一浮.
马一浮母亲早逝,父亲在他和汤女结婚后不久也去世了.一年多以后,马一浮的新婚妻子也离

开了人世.此后马一浮终生未娶.他１８８３年出生,１９６７年辞世,享年八十四岁.马一浮年轻时一度

在上海学习英文和办翻译刊物.１９０３年二十岁的时候,赴美担任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

的秘书,地点在美国北部的一个城市圣路易斯.１９０４年在日本停留半年.然后回国,专意读书.
他读书之多,据说无人能及.他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有学问的人.但他不轻易著述,也不入讲舍.

１９１２年蔡元培主掌民国教育部,聘请马一浮担任秘书长.由于在读经和废止读经的问题上两人观

点相左,马一浮赞成读经,蔡元培主张废除读经.在教育部任职不到一个月,马一浮就辞归杭州.

１９１７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又想到了他的这位学问好的绍兴同乡,函请马一浮担任北京大学

文科学长.马一浮回了一个电报,说“古有来学,未闻往教”,婉拒了.蔡元培这才另请陈独秀担任北

大文科学长,同时聘请胡适任北京大学教授.都是在１９１７年这一年.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

摇篮,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的发生,都跟这些人事布局有直接关系.马先生不入讲舍,很少写文章,也不

著书,但是没有哪个人不知道他的学问是最好的.
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变化.１９３６年４月,大气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竺可桢受命担任浙江

大学校长,４月２５日接任,５月６日就注意到此间有马一浮其人,知道马先生是杭州的瑰宝.于是他

决定立即请马先生来浙大任教,并接连三次登门拜请.本来马先生后来有所松动,但由于名分问题

发生了周折.马先生做事情,是讲究名分依据的.你请我到浙江大学开讲座,那么我是谁呢? 既不

是博士,也不是教授,突然去开一个讲座,他觉得名分不够清楚.所以马先生提出来:可不可以国学

大师相称,以及授课的名义可否采用国学研究会的名称.此两项浙大方面包括竺可桢校长,都觉得

不妥,认为“大师之名有类佛号”,而研究会更麻烦,需要呈请党部核准.竺可桢请联系的人不妨与马

先生再行商量.但第二年就是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军的势力渐及浙省,为了避寇,浙江大学１９３７年年

底内迁到江西泰和.马一浮也在逃难,几门亲戚,几个学生,百余箱书,一站一站地转徙.他先逃至

桐庐,再逃至开化,不堪其苦.这时想到,如果跟浙江大学一起逃难,是不是会方便一些呢?
于是马先生给竺校长写了一封信,文言写的,婉转得体.开头几句是“在杭承枉教,忽忽逾年.

野性疏阔,往来礼废,幸未见责”,然后说“自寇乱以来,乡邦涂炭”,听说贵校已经迁江西,而且“弦诵

不辍”,可见“应变有余”,让人钦佩.接着说自己年迈力衰,已不堪流离之苦.而“平生所需,但有故

书”,一路辗转,或遗或弃,即使“不为劫灰”,也会被老鼠吃掉,这是我最感难过的.下一步局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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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预期,如果日人大举占领浙江,逃难的方向只有江西.但自己一向于“赣中人士,缈有交旧”,不
知“可否借重鼎言,代谋椽寄”,使本人“免失所之叹,得遂相依之情”①.这些虽是以私相扰,但“推己

及物,实所望于仁贤”.竺可桢校长得信,知道是不请自来,立即安排专人专车把马一浮接到泰和.
马一浮先生的国学讲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浙大开讲的.首讲在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４日下午三

时,竺可桢校长亲临听讲.他先讲“横渠四句教”,然后就以“楷定国学名义”为题,讲到底何谓国学.
“楷定”是佛学的概念,就是范畴界定的意思.马先生说:

　　“楷定”是义学家释经用字.每下一义,须有法式,谓之楷定.楷即法式之意,犹今哲学家所

言范畴,亦可说为领域.故楷定即是自己定出一个范围,使所言之义不致凌杂无序或枝蔓离宗.
老子所谓“言有宗,事有君”也.何以不言确定而言楷定? 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

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则仁智各见,不妨各人自立范围,疑则一任别参,
不能强人以必信也.②

马先生虽使用佛家义学的“楷定”一语,以明自己断判的义定而不自专,但绝非疑而不能自信;而是斩

钉截铁,充满学理的持守精神,称在自己所立之范畴之内不存疑义.他接着便追溯国学概念演变的

历史,说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

于外国学术之谓.”③所以他说这个概念是“依他起”,即有了外来学术之后,才有“国学”的提法.马先

生认为,严格地讲,“国学”这个名称“其实不甚适当”,“本不可用”④.但大家都这样讲,他也只好“随
顺时人语”,不另外“改立名目”,也使用国学的名称来讲论.

不过对以往的国学的定义,他不能认同.国故学即国学的定义不必说了,认为国学是中国固有

学术的定义,他也觉得太宽泛.他说:“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

所指为何种学术.”⑤所谓中国固有学术,就是指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学术思想,譬如先秦的诸子百

家之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的学术思想等等,一般称作子学.两汉行时的是

经学.秦火之后,汉代重新搜集图籍,各种版本简错百端,六经之文的书写,文字也多有歧异.于是

便请一些学者整理、研究、注释,并且授予“五经博士”的头衔,经学由此兴盛起来.魏晋时期知识人

士喜欢思辨,又出现了玄学.隋唐时期佛学的中国化过程进入佳境.宋代有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

理学.明代有王阳明的心学.清代乾嘉时期流行的学术思潮是朴学,主要通过考据的方法整理研究

古代学术.晚清则是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学术的转折期和过渡期.按照通常的理解,中国历史上的这

些学术思想的出现及其流变,就是中国的固有学术.研究固有学术的学问就是国学,２０世纪二三十

年代学术界的许多人都是这样看的.但固有学术牵涉的范围实际上也非常广泛.所以马一浮不赞

成如此定义国学.他说这个解释也太过于笼统宽泛,中国固有学术的方面、家数、类别仍然很多,是
指哪一个类别,哪一家的学术呢? 至少作为主要流派的儒、释、道三家,分明地摆在那里,如果说国学

是固有学术,那么是指单独的某一家还是全部包括? 至于有人以经史子集“四部立名”,马先生说,
“四部之名本是一种目录”,就像后来的图书馆图书分类一样,涉及的每一专门学问,“皓首不能究其

义,毕世不能竟其业”⑥,如此的国学怎么研究呢.
为此,马一浮先生提出了自己关于国学的定义.他说:

　　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六艺者,即是«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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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乐»、«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
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

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①

也就是说,在马先生看来,所谓国学,应该指“六艺之学”.也就是«诗»、«书»、«礼»、«易»、«乐»、«春
秋»,孔门之教的文本典籍系统,有别于礼、乐、射、御、书、数,后者我认为是孔门之教的实践课.“六
艺”后来亦称作“六经”.但«乐»这一经不传,论者也有的谓没有形成文本,可备一说.所以习惯上又

称“五经”.但“六艺”之名,汉代仍在使用.郑康成(郑玄)就写过«六艺论»,原文散佚,经注中残存一

些段落.马一浮年轻时也有撰写«六艺论»的想法.
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是马一浮先生的学理发明,是大学者的高明之见.因为“六艺”或曰

“六经”,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定义“六艺之学”为国学,可以使国学成为

中国固有学术的经典之学.

五、马一浮国学论的学科整合意义

然而马先生在提出这个国学的新定义以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甚至泥牛入海,悄无声

息.自１９３８年５月到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将近７０年的时间,始终没有人提起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这一公

案.
直到２００６年１０月,时光老人已经走过了６８年的时间,终于有人提起了这段尘封久远的学术公

案.这就是笔者在２００６年对国学的发生历史和源流演变作了一次比较细致的梳理,写成«论国学»
一文,２５０００字,先在«２１世纪经济报道»连载,后全文发表于«中国文化»杂志２００６年秋季号.此文

的最后一节,笔者引来马一浮的国学定义,表示学理上的完全认同,并提议在小学设国学课,以“六
艺”为主要内容.因为笔者近年在研究马一浮和他的学术思想,知道他言不轻发,发必有中.比较起

来,国学即国故学的定义,以及国学是固有学术的定义,都没有马先生的国学即“六艺之学”的定义准

确、深刻、无衍、无漏.这个概念所包容的内涵,不多也不少,无蔓也无失.而其他两个定义,即国学

是国故学的定义,内涵蔓延得太广不必说,即使国学为固有学术的定义,除了过于宽泛笼统之外,其
现实操作层面也不无问题.

我国固有学术属于学术史的范围,文史专业人士要想进入尚且需要多种准备,一般人士没有可

能甚至也不必要与之发生干系.国学为“六艺之学”的定义就不同了,它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中国

人做人立国,其精神义理的根基就在“六经”.
现在一些设立了国学院的大学,正在致力于一件与学科建设有关的大事,就是希望教育部、国务

院学科组正式批准设立国学一级学科,授予国学博士、国学硕士.据说已经有不少学界的朋友,包括

比我年长的师友,都认为此议可行.其实此事并不可行.如果此议获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决定设立“国学博士”,将是一个很大的误判,既是学科建设的误判,也是人文教育指导思想的误

判,虽然也许只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误判.主张此议的朋友忘记了一条,就是如果设立“国学博士”,
那么文史哲三大学科的博士,包括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士,还要不要存在? 如果存在,国学

博士涉及的研究对象跟文史哲各科的研究对象,还有没有分别? 这一点绝不是分科研究和综合研究

所能解释的.就按很多人都可以接受的国学定义,认为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如果国学院的博士

候选人论文写的是李白和杜甫研究,文学院的另一候选人写的也是李白和杜甫研究,答辩如果通过,
为什么一个授予国学博士,另一个却授予文学博士? 这个区分在哪里? 哲学、历史学同样有此问题.
假如写的都是王阳明,都写得很好,为什么给他国学博士,给另一位哲学博士? 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在现代学位制度的背景下,如果不重新厘定国学的内涵,所谓“国学博士”其实是一个不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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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果设“国学博士”,那么要不要也设“西学博士”? 我在一次会上表达自己对此一问题的看法,
我说:听说要设立国学博士,“梦溪期期以为不可也”.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接受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认可国学是“六艺之学”,把国学看作是以

«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典学问,则“国学博士”的概念也许

勉强还说得过去,而国学院的学科存在的合法性也随之增加.事实上,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体国家,各
大文明的开源经典,都是有别于学术分科而单独自立的经典之学.比如对«圣经»的研究,是可以独

立为学的.又譬如对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的研究,也是一门独立存在的经典专学.我们把对

“六经”的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问门类,完全能够成立.复按历史,我国汉朝以后的教育与学术,历
来都是这样厘定的.经学作为单独的一科,而区别于诸子之学以及集部之学和史部之学.能不能通

经明道,是能否成为通儒的必要条件.
马一浮这位２０世纪的儒之圣者把国学定义为“六艺之学”,即认为国学主要是研究“六经”的学

问,不失为一代通儒的慎思明辨之论.如果我们能够认同马先生的国学定义,以“六艺之学”即对中

国学术的经典源头、中国文化的最高型态“六经”,作为国学的基本义涵,那么国学与现代学术分科的

重叠问题就可以适当化解.当然即使如此,也不一定非要设“国学博士”不可.文学博士、历史学博

士、哲学博士等名称,毕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人文学术分门类的学位名称,我们在设立人文学科学位

的新名称的时候,宜乎参照世界通行的学位名称的公则,以利于学术交流和国际间的学术对话.
有人不了解,清华大学１９２５年成立国学院,１９２９年就撤销了.北京大学１９２２年底到１９２３年成

立国学门,１９２７年撤销了.原因何在? 很多人以为,清华国学院撤销,是由于王国维于１９２７年自杀,
梁启超于１９２９年去世,四大导师去其二,只剩下赵元任和陈寅恪,新的导师人选难以为继,于是不办

了.那么北大国学门为什么也只存在了四年? 实际上,是由于到１９２０年代末期,清华、北大两所现

代学府,文史哲三科已经分立完成,各有建制完整的系所,研究和教学的师资力量也都很雄厚,在这

种情况下,国学院单独存在的意义大大减弱.总之是现代学术分科使然,而非其他人事或时事的原

因造成.
经学在中国古代历来是单独的,为先的,领军的,所以“四部之学”的类分以经为首.经学的取径

入门须通过小学,即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也就是清儒说的“读书必先识字”.因此“小学”理所

当然地包括在以经学为主要义涵的国学范围之中.清代学者在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可以说前无

古人.他们把清以前的中国典籍翻了几个过,每一部书的每一个字,他们都重新审视,包括某一个字

最早的读法如何,汉代如何读,宋明的读法怎样,他们都考订得很清楚.单是研究«说文解字»的著作

就有近百种,其中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最为学者称道,“说文段注”一直到今天仍是文字训诂的典

要之作.另外还有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王筠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

读»,并称为清代“许学”的四大家.
«说文解字»是汉代许慎的一部字书,研究«说文»是一门专学,称为“许学”,这在学术史上是极为

罕见的案例.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说法,研究一本书可以成为一门标名的专学,历史上并不多见,研究

«说文解字»而称“许学”,研究«文选»而称“选学”,堪称一书而名学的特例.而千家注杜(杜甫)、百家

注韩(韩愈),却不能称为“杜学”或“韩学”.不过研究«红楼梦»而称“红学”,钱先生是认可的.但如

果认同经学和小学是国学的两根基本支柱,认同马一浮先生的国学定义,就与现代学术分科不发生

矛盾了.而且这样并没有把国学的内涵狭窄化,而是找到了中国学问的宗基,归义于中国文化精神

的大本,把国学还给了国学.

六、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马一浮的国学论和他的六艺论是一致的.而“六艺论”包括“六艺之学”、“六艺之道”、“六艺之

教”、“六艺之人”四个环节.六艺之学,即六经的学问系统,可以分开单论一经,也可以诸经合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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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之道,指六经的精神义理,依马先生的解释,所谓圣学,就是义理之学.他说:“今当人心晦盲否塞、
人欲横流之时,必须研究义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致戕贼其天性.”①六艺之教,是指用六经来教学

育人.六艺之人则是指通过六艺之教,所培育的经过六艺精神义理熏陶涵化的受教者.
马先生以«礼记经解»所引孔子的话,来诠解六艺之为教的大略精神义理范围.孔子的原话

是:“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
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②到一个国家,从民

情风俗方面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教育实施情况,可谓事理昭昭,概莫能外.国人接人待物如能表现

出亲切和蔼的态度,那是«诗»教的收效.如果人们通达广阔,不斤斤计较于眼前的蝇头小利,那应该

是«书»教的结果.而«乐»教则使人亲和良善,«礼»教让人恭敬节俭.«易»教可正人心,使言行知所

趋(吉)避(凶).«春秋»教则比类照鉴,使人能够明是非而别善恶.这与«庄子天下»篇所说的

“«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③为各自陈述

解读的角度不同,义理旨归殊无不合.要之,六艺施教的重心在其价值论理的涵化,亦即因教以明六

艺之道.以六艺之道涵化培育受教之人,所成就的就是为六艺之人.故马先生说:“有六艺之教,斯
有六艺之人.”④

然六艺之道,受教者不能全得,往往是“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这就难免学六艺而有所遗.«礼
记经解»曰:“«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⑤但

马先生强调,所流失者并不是“六艺本体之失”⑥,而是学而只“得一察”而自失焉.«庄子天下»篇写

道:“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

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 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

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
术将为天下裂.”⑦妙哉,庄生之论.天下学问的本末、精粗、大小之所发生的缘由,均为其析而言中

矣.但六艺之道不同于一般的学问,它是一个整体,尽管“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也可以“适道”,但毕

竟不是“天地之美”、“万物之理”,最多不过是“一曲之士”而已.马先生说,这种情况,“佛氏谓之边

见,庄子谓之往而不反”⑧,究其原因,显然是不知六艺可以总体统摄一切学术所致.
马一浮先生认为,六艺统摄诸学是一个总纲,识得此纲领,方能进入六艺之道和六艺之教.六经

的学问体系固然博大精深,但其精神义理并非难窥其奥.依马先生的思理:“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

心所具之义理.”⑨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此即是说,六经

的义理跟每一个人的理性心性都是相通的,不是凭空外加,而是生命个体完全可以自认自证.所以

马先生又说:“当知讲明六艺不是空言,须求实践.今人日常生活,只是汩没在习气中,不知自己性分

内本自具足一切义理.故六艺之教,不是圣人安排出来,实是性分中本具之理.”这也就是«孟子
告子上»中孟子讲的,“理也,义也”,是“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明白了此一层道理,领悟六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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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义理就不致畏难了.换言之,就是用六经的理性精神启悟每个人自我的觉悟,除却沾染的尘埃,
去掉“习气”,使人的“性分中本具之理”显现出来.故马先生又说:“圣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恶,自至其

中,便是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善.”①是的,六艺之教的终极指归,即在于使人“变化气质,复其本然之

善”.难哉? 不难也.孟子不是说“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吗? 只不过

我们普通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经常是“日用而不知”罢了.
对于六艺之教,马一浮先生实抱有至高的期许.他把立教的眼光投向了整个人类,满怀激情地

写道:“故今日欲弘六艺之道,并不是狭义的保存国粹,单独的发挥自己民族精神而止,是要使此种文

化普遍的及于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之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方是成己成物,尽
己之性,尽人之性,方是圣人之盛德大业.若于此信不及,则是于六艺之道犹未能有所入;于此至高、
特殊的文化尚未能真正认识也.”②又说:“世界无尽,众生无尽,圣人之愿力亦无有尽.人类未来之生

命方长,历史经过之时间尚短,天地之道只是个‘至诚无息’,圣人之道只是个‘纯亦不已’,往者过,来
者续,本无一息之停.此理决不会中断,人心决定是同然.若使西方有圣人出,行出来的也是这个六

艺之道,但是名言不同而已.”③马先生禁不住为之赞叹曰:“圣人以何圣? 圣于六艺而已.学者于何

学? 学于六艺而已.大哉,六艺之为道! 大哉,一心之为德! 学者于此可不尽心乎哉?”④

学者天天言道,道在哪里? 说道在吾心,固不误也.但吾心之道,容易得一曲之偏.全体大用之

道,或如庄生所说的“天地之美”和“万物之理”,可以说悉在六经.六艺之道与吾心合其德,方成得六

艺之人.大哉! 六艺之为道也.

七、马一浮国学论的施教内涵

如果我们认同马一浮重新给国学下的定义,即认为国学是“六艺之学”,具体包括经学和小学的

内容,那么国学在今天的具体发用,特别是其施教内涵的展开,就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了.
首先,它是一种学问根柢,是为学的大本,人文学者、文史学者,都需要有此根柢.所谓为学要知

本末,“六经”就是学问的“本”,其余都是末.所谓做学问要明源流,“六经”就是源,其余都是流.所

谓知终始,六经就是始.马一浮说的“六艺可以统摄一切学术”,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也可以知道,定
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并不是要把国学儒学化,而是把国学复原为最高的经典之学.因为,诸家之学

都可以从“六经”中找到渊源.实际上,谈中国人文,谈中国的文史之学,谈中国的学问,如果不懂得

“六经”,不懂得“四书”,应该难以置喙.晚清大儒沈曾植就曾说过,后生没有念过“四书”,不具备他

与之交谈的理由和条件.
其次,六经不仅是中国学问的源头,也是中国人德范德传的渊薮,是中国人立身修德之基,同时

也是中华立国的精神支撑.我们华夏民族,如无“六艺”为精神依据,便人不知何以为人,国亦不知何

以为国矣.葛洪说过:“五经为道德之渊海”,既是“治世存正之所由”,又是“立身举动之准绳”,“其用

远而业贵,其事大而辞美,有国有家不易之制”⑤.斯又如一位古学先生所言:“吾常昧爽栉梳,坐于客

堂,朝则诵义文之«易»,虞夏之«书»,历周公之典«礼»,览仲尼之«春秋».夕则逍遥内阶,咏«诗»南
轩,洋洋乎其盈目也,焕烂兮其溢目也,纷纷欣然兮其独乐也.当此之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
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躯也.”⑥是为读经之乐,虽是古人的感受,亦不妨略资想象.

第三,以六艺之学为国学,则国学可以入于国民教育.２００８年,我继«论国学»之后,又写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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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辨义»长篇论文,对国学入于国民教育的问题进而有所探讨.我主张小学、中学,大学的一二年级,
作为通识教育的课程,都开设国学课.内容就是六经,而以«论语»和«孟子»作为入径.本来开始我

提出的是在小学开设国学课,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他是有名的文化社会学家,曾担任香港中

文大学的校长.他看到我的«论国学»一书,写信说,你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这一主张等于在现在通行

的知识教育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但金先生说,何必只在小学呢? 他说中学和大学也许更重要.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正确,所以在«国学辨义»长文中采纳金耀基先生的高见,论述了小学、初中、高中、
大学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的具体设想.当然六经的文字比较难读,但«论语»和«孟子»可以成为六经

的入门阶梯.因为孔孟所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义理,这一点宋代的二程(程颢、程颐)和朱熹,他们

讲得最清楚.二程子甚至说:“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

而明矣.”他们还做了一件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的大事情,即把«论语»、«孟子»和«礼记»的«大学»、«中
庸»两篇,编订在一起,名为«四子书»,简称«四书».明清以后«四书»广泛流行于社会,成为普通中国

人进学的教科书.
“六经”虽难,«四书»却读来方便.当然«大学»、«中庸»读懂也不容易,比较起来«语»、«孟»更好

读一些.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不妨从«语»、«孟»入手,轻松一点,
每周一节课,五十分钟,也不必看注释,主要是白文选读.小学就是«论语»和«孟子»,一二三年级也

可以只读«论语»,四五年级再读«孟子».开始选读,有了基础,再阅读全本.中学就可以读包括«大
学»、«中庸»在内的全本«四书»了.高中再加上“六经”经文的选读.过去的教育,中国传统的教育,
私塾的教育,书院的教育,基本的教材,都是«四书»、«五经»这些东西.这样在百年之后,几百年之

后,这些中华文化的最基本的经典就可以成为中华儿女的文化识别符号.它不会影响青少年对现代

科技的吸收,不影响你将来选择的专业方向.我认为这是现代教育亟待需要解决的非常重大的

问题.
第四,如果认可六艺之学为国学,现代教育系统所缺失的传道的问题,就有着落了.自从１９０５

年废除科举制度(这是中国教育转型的一个分界线),其中衍生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人们习而不

察,这就是教育和传道的问题.晚清开始我们采取的西方的教育体制,主要是知识教育.当然这是

不得不然的选择.因为我们必须往现代的方向走,不可能不采取现代教育体制,重视知识教育,否则

我们的科学技术便不会发展.但现代以知识教育为重心的教育体制,丢失了一个东西,就是“道”.
我们的传统教育,历来把传道放在第一位.所以韩愈的«师说»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授业就是讲授专门知识,解惑是回答弟子的问题,但“传道”是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中国历来的教育传

统.那么道者为何? 传什么道? 既不是老庄之道,也不是佛教之道,更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的道,而
是中华文化最高经典里面的道.这个道在哪里? 在«论语»,在«孟子»,但主要是在六经.六经的基

本义理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天下大道.可惜现代教育制度建立以后这个道不传了,这是一个无可估

量的损失.也许有人会讲,现代教育体制来自西方,不也是知识教育吗? 人家不是也不传道吗? 这

个说法不对.西方也传道,只不过它有单独的系统,它的传道是通过教会.
第五,以六艺之学为国学,大中小学开设国学课,其中应当有文言文的写作练习一项.五四新文

化运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自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也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但彻底放弃文

言、废弃文言,则不是明智之举.就像现代知识教育丢弃了传道一样,文言写作的基本废弃也是文化

传承的一个损失.文言有什么好处呢? 文言的重要好处是它可以保持文本书写的庄严.文言表达

婉曲典雅,可以不失身份地曲尽其情.其实国家的重要文诰,重要的文件,包括庆典的告白,以及外

交文献,适当使用一点文言,会显得更加典雅庄重.诚如马一浮先生在抗战时期对国家文制所期许

的:“飞书走檄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中土如有复兴之日,必不终安于鄙倍.但将来制诰之文,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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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原本经术,方可润色鸿业,此尤须深于«诗»、«书»始得.”①我所说的文本的庄严,就是这个意思,马
先生已经专门示明了.

所以,如果定义国学为六艺之学,国学就可以入于国民教育.反之,如果定义国学为国故学,由
于繁多而不知从何说起.即使定义为我国固有学术,那也不是很多人都需要涉猎的领域.那是研究

中国学术史的人所研治的范围,不可能也不需要大家都“热”在其中.唯有六艺之学,关于六经义理

价值的学问,那是与每一个人都相关的学问,应该成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内容.如果一定要使用“国学

博士”的称谓,那么其所作的学位论文,亦应该不出经学和小学的范围,而且获得此一博士学位的人

应该少之又少.其他博士需要三年,这个以经学和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科,应该需要五年或者

六年的时间.此外,国学教育也应该同时成为国学研究的对象.以此大学的国学院,应该有三部的

设置:第一,经学部;第二,小学部;第三,国学教育部.按此思路,如此设置,百年来的国学与现代学

术分科的纠结,便可以迎刃而解了.

八、学习国学从«论语»开始

马一浮国学论的另一贡献,是发现«论语»里面有“六艺”.他说:“«论语»记孔子及诸弟子之言,
随举一章,皆可以见六艺之旨.”②他的«‹论语›首末二章义»一文,就是专为揭明此义而写.他写道:
“首章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悦、乐都

是自心的受用.时习是功夫,朋来是效验.悦是自受用,乐是他受用,自他一体,善与人同.故悦意

深微而乐意宽广,此即兼有«礼»、«乐»二教义也.”③又释“君子”一语云:“«易»是圣人最后之教,六艺

之原,非深通天人之故者不能与«易»道相应.故知此言君子者,是«易»教义也.凡言君子者,通六艺

言之,然有通有别,此于六艺为别,故说为«易»教之君子.学者读此章,第一须认明‘学而时习之’,学
是学个甚么;第二须知如何方是时习工夫;第三须自己体验,自心有无悦怿之意,此便是合下用力的

方法.末了须认明君子是何等人格,自己立志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如何才够得上做君子,如何才

可免于为小人.其间大有事在,如此方不是泛泛读过.”④

为何释君子而追溯到«易经»,马先生给出的理由是:“孔子系«易»,大象明法天用«易»之道,皆以

君子表之.”⑤例如«乾»卦的«象»词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的«象»词为:“地势坤,君子

以厚德载物.”乾、坤两卦均以君子之名标领,可知“厚德”与“自强”是为君子之德也.已往研究者释

君子一名,有时以“位”称,有时以“德”称,马先生则认为:“君子者,唯是成德之名也.”⑥又说:“君子但

为德称,不必其迹应帝王也.”⑦而«易经»涉“君子”一词,一般都是“以成德为行”(«易乾卦爻

辞»),这和«论语»中使用的“君子”概念,是一致的.马先生以«论语»首章为例,证明«论语»中有“六
艺之旨”,应是真实不虚.至于«论语»的末章,马先生说:“末章‘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是«易»教
义;‘不知礼,无以立’,是«礼»教义;‘不知言,无以知人’,是«诗»教义.”⑧亦属谛言.马先生又说,“首
章是始教,意主于善诱”,末章是“终教,要归于成德”;“以君子始,以君子终,总摄归于«易»教”⑨.

«‹论语›首末二章义»在马先生只是示例,更系统的讲述主要在«复性书院讲录»中.«群经大义»
是马先生在复性书院授学讲论的重头戏,共分七讲,曰«群经大义总说»,曰«论语大义»,曰«孝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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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曰«诗教绪论»,曰«礼教绪论»,曰«洪范约义»,曰«观象卮言»,共二十余万言.而«论语大义»置
于群经释义之首,超过三万言.他的讲论方法,就是从«论语»说六艺.当然与«‹论语›首末二章义»
不同,此篇是系统论述.他说:“六艺皆孔氏之遗书,七十子后学所传.欲明其微言大义,当先求之

«论语»,以其皆孔门问答之词也.据«论语»以说六艺,庶几能得其旨.”①他分别以诗教、书教、礼乐教

上中下、易教上下、春秋教上中下,阐发«论语»中的六艺之旨.内容丰富详赡,条例粲然,因非本篇题

旨的重心,具体释解分梳,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只想证明,«论语»是可以直接通六艺的,«论语»反复

讲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因此欲学六艺不妨从«论语»开始.
马一浮关于«论语»通六艺的创解,哲学家贺麟先生评价极高,写道:“进一步他提出«论语»为总

经,指出«论语»中已包括六艺的大义.他以孔子言仁处,讲明诗教;以孔子言政处,讲明书教;以孔子

言孝弟处,讲明礼乐教;以孔子之言正名,为春秋大义;以孔子在川上章,于变易中见不易,及予欲无

言章,明示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即以此两章,讲明易教大义.提纲挈领,条理清楚,颇能融会贯通.
所以他«论语大义»一书,实最为他精要的纲.”②然则«论语大义»完全可以看作是马先生讲述«群经大

义»的纲.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提出,«论语»不仅是后人进入六经的途径,同时也是今天我们学习

国学的最便捷的途径.
在今天,对大多数民众而言,学习国学主要不是要进入六经的学问体系,那是一个繁难的学问世

界.没有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相当准备,未免障碍重重.即使有一定的小学训练,不了解中国

社会历史和制度变迁,特别是于学术流变的历史缺少整体的了解,进入六经的堂奥,也是困难的.所

以我主张大学国学院的经学部,招生的人数不必多,学制需适当延长,最终以培养经学和小学专家或

大师为职志.但一般的民众,包括大学生、中小学教师、公务员、企业员工,主要是学习六经的价值伦

理.也就是班固«汉书艺文志»说的:“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
故用日少而畜德多.”学习国学,学习六经,主要是为了“蓄德”.

蓄什么德? 近年我从«易经»、«礼记»、«论语»、«孝经»等中国最高经典中抽绎出五组概念,包括

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就是五方面的关乎做人立国的价值伦理,我认为它们是中国文化的最

核心的价值理念.诚信来自«易经»乾卦的爻辞,引孔子的话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
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大家细想,人生在世,何求何为? “进德修业”四字可以概括无遗.还不是

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并在道德上修为自己.而进德的前提是忠信,修业的前提是立诚.总之是“诚
信”二字,可以使自己事业有成,少走弯路.«论语»通六艺,其首章引曾子的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

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则提出“主忠信”.既是孔门之教,又是六艺之旨.“爱敬”一
词连用,最早见诸«孝经».其第二章“天子”引孔子语:“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第十八章:“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
子之事亲终矣.”也是孔子的话.«论语»首章载孔子的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

以时.”“爱敬”两字于此处全出.孔子答樊迟问仁,则曰“爱人”.而子路问君子,孔子说“修己以敬”
(«论语宪问»)子张问如何行事,孔子的回答是:“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论语卫灵

公»)孔子谈礼仪的重要,又说:“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则
礼的精神内核应该是敬.“爱敬”这种价值伦理,也可以由«论语»而通六经.“忠恕”则直接来源于

«论语»,即曾子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是推己,即看自己的“心”是否摆

得正.“恕”是“及人”,即换位思考.孔子对“恕”的解释,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

公»).我称恕道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异量之美.“知耻”来自«礼记中庸»,也是引孔子的话:“好学近

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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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我由此得出一个判断,即修身应该从“知耻”开始.
“和同”我近年研究得最多也讲得最多的价值理念,其思想来自«易传系辞下»:“天下何思何

虑?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而«同人»一卦则是专门演绎“与人和同”的一卦.２０１６年«文史

哲»杂志第３期刊有我的«论和同»一文,两万余言,析论考证“和同”之义甚详尽,有兴趣的朋友可找

来参看,此不多具.“和”是由“不同”组成,不同也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是为“和”.如果都是由

“同”组合在一起,那就不成其为事物了.所以«国语郑语»引史伯的话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史伯是古代的智者,他这句话道出了“和”、“同”关系的辩证法.由不同组成的“和”是多样的统一,故
能更新,能发展,能再生.如果是“同”、“同”捆绑在一起,那就无所谓发展再生了.求之«论语»则是

孔子讲的:“君子和而不同.”斯言体大,穷理尽性,无漏无遗.一个是“和而不同”,一个是“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我认为是孔子给出的,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给出的人类麻烦解决之道.我有一篇文章专门

此义,题目是«“和而不同”是中华文化的大智慧».关于“敬”的义理价值,２０１６年第３期«北京大学学

报»刊有我的一篇特稿,名«敬义论»,三万字的篇幅,可以说将“敬”的义理发掘殆尽.我认为“敬”已
经进入了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总之,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同,是六艺典籍中的最重要的价值伦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

核心的价值伦理.所谓国学,就是通过立教来传育这些万古不磨的价值伦理,以培养、熏陶、涵化新

时代的六艺之人.«礼记大学»开篇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以此,“在新民”以此,“在止于至善”以
此.这些价值理念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恰合于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重构.实际上,这些价值伦理

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外国人,适用于全世界所有的人.当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

的时候,曾经说过:“此是某之一种信念,但愿诸生亦当具一种信念,信吾国古先哲道理之博大精微,
信自己身心修养之深切而必要,信吾国学术之定可昌明,不独要措我国家民族于磐石之安,且当进而

使全人类能相生相养而不致有争夺相杀之事.”①他说只有具备了此种信念,“然后可以讲国学”.马

一浮先生的思想和信念,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和信念.我们今天学国学,就是要让这些高

贵的精神伦理跟我们的精神世界连接起来,跟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血脉沟通起来,跟全世界人之为人

的“本具之理”联系起来,形成现代的文化自觉,恢复人类的本然之善.

[责任编辑　范学辉]

９１论国学的内涵及其施教———马一浮国学论的立教义旨

①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泰和会语»,虞万里校点:«马一浮集»第１册,第４页.


